
















  一、京剧《锁五龙》中的唱词：  
  单雄信（对李世民的唱词）：  
  大喝一声绑帐外，  
  不由得豪杰笑开怀。  
  单人独骑我把唐营踹，  
  只杀得儿郎痛悲哀。  
  遍野荒郊血成海，  
  尸骨堆山无处里葬埋。  
  小唐童被某胆吓坏，  
  二次里被擒也应该。  
  他命我降唐我不爱，  
  情愿一死赴阳台。  
  今生不能够把仇解，  
  二十年投胎某再来。  
  一口怒气冲天外，  
  骂声唐童小奴才。  
  胞兄被你箭射坏，  
  兵发洛阳为着谁来？  
  吾儿搬兵被暗害，  
  可怜他死得无处葬埋。  
  单氏门中绝后代，  








  今生不能够把仇解，  
  你坐那江山某再来！  
  单雄信（对徐茂公的唱词）：  
  休要提起曾结拜，  
  贾家楼前把土排。  
  俺在洛阳为驸马，  
  你在唐营为将才。  
  咬金叔宝被你拐，  
  点手又唤罗成来。  
  锦绣江山被你卖，  
  你是个人面兽投胎。  
  二、秦腔《斩单童》中的唱词：  
  单雄信（对李世民的唱词）：  
  喝喊一声绑帐外，  
  不由得豪杰怒气发。  
  某单人独骑我把唐营踹，  
  只杀得儿郎痛悲哀。  
  遍野荒郊血成海，  
  尸骨堆山无处埋。  
  小唐儿被某把胆吓坏，  
  马踏五营谁敢来。  
  敬德擒某某不怪，  
  某可恼瓦岗众英才。  
  想当年一个一个受过某的恩和爱，  
  到今背信该不该  
  单童一死阴魂在  
  二十年报仇某再来。  
  刀斧手押爷在法场外  
  等一等小唐儿祭奠某来  








  枪刀密密弓上弦  
  各样的祭礼摆周全  
  唐营的国公往前站  
  听某把唐童细对你们言  
  曾不记儿父征南蛮  
  姜殷二妃跪在马前  
  儿的父一见纳宫院  
  禽兽为君便都一般  
  三王子怀抱儿娘娘  
  儿的娘又抱元吉眠  
  愧羞将儿羞杀了  
  儿还敢人前卖浪言  
  单雄信（对徐茂公的唱词）：  
  徐三哥端杯酒把某祭奠  
  好似万把刀来剜我心  
  忍着泪压着气把兄呼唤  
  徐徐三哥  
  近前来弟有话细对你言  
  哎徐三哥  
  俺单童生世来不道人短  
  这也是兄坑弟无其奈间  
  徐三哥不得时江湖游转  
  在大街摆下了八文金钱  
  俺单童带小子大街游转  
  你也曾与弟测算流年  
  你把弟生死八掐算一遍  
  你言说报兄仇还得几年  
  弟爱你文字好八卦灵验  
  命人役搬你在二贤庄前  








  修一座贤侠府兄把身安  
  自七月二十三秦母寿诞  
  我弟兄同拜寿同在宴前  
  我弟兄三十六一处会面  
  我弟兄贾家楼同拜香烟  
  我弟兄败罢香无处立站  
  你一心奔瓦岗改地换天  
  老杨林率领着雄兵百万  
  他也曾领人马前来洗山  
  徐三哥听一言心惊胆战  
  修小书命罗成离了燕山  
  小奴才年纪幼未经大战  
  他不该在山上口卖浪言  
  实想着拿杨林要把功显  
  莫料想打败仗回上燕山  
  俺单童听一言气炸肝胆  
  不带兵不带将单身向前  
  狼牙槊杀叫他闻风逃窜  
  莫料想将为弟断在后山  
  莫奈何跨下马天下游转  
  洛阳城王世充点赘招男  
  彩棚下大英雄也有千万  
  绣球儿飘打在为弟身边  
  洛阳城招罢亲身荣贵显  
  结拜情无一日不在心间  
  俺单童为朋友把心操烂  
  为朋友落在了这个其间  
  你投唐也不过穿衣吃饭  
  难道说李世民让你江山  








  你是马弟和你同槽来拴  
  咱二人死阴曹同游十殿  
  上刀山赴油锅冤仇才完  
  我待你这些好一切莫算  









  为什么描写同一事件的京剧、秦腔，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我以为这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京剧与秦腔两者面对的是不同的听众。对于
京剧而言，它的听众一开始就定位在“有资”群体，即那些有一定时间和金
钱，同时还要求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的消费群。京剧产生之初，就是为清朝统
治阶级服务的，其次就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腐朽的八旗子弟。京剧的唱词，也是
符合京剧为“有资”服务的特征的。而秦腔，是从民间土生土长的，它遍布西
北五省（陕、甘、宁、青、新），主要是那些田间地头的农民自身休闲娱乐的
戏曲，所以其唱词，也多朴实、粗鲁、直接，而不会遮遮掩掩。西北人说秦腔
是吼出来的，而这吼，也正是通过唱词表现出来的。而京剧的唱词如果象秦腔
的唱词那样破口大骂，揭人阴私，这对于“有资”这群身份的人来说，将是尴
尬的，也不符合上层人的身份地位。此外，对于主要是由统治阶级来观看的京
剧来说，这样的唱词也是不会让其喜欢的。而面对底层农民大众的秦腔，却正
需要这种发泄，以来平衡心理。如果文绉绉的，是不会为那些不大玩复杂心计
的农民喜欢的，他们需要痛痛快快的发泄。  
  可以这样说，一是“有资”的消闲，一是贫民的消闲，他们面对的是不同
的群体。  
  随之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戏曲会消亡吗？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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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在消亡，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作为国粹的京剧，如果不是国家振兴京剧，恐怕京剧是要面临消亡的，正
如昆曲一样，由于其唱词的古奥，也由于主要是文人的创作，与普通大众脱
离，欣赏群体是有限的。而作为秦腔的地方戏曲，恐怕只能说是听众有所减
少，而还远没有到消亡的时候，因为西北五省的大部分农民，不会是一个小数
目吧，况且，在陕西，秦腔就象维吾尔族的舞蹈一样。维吾尔族人会走路就会
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而秦腔对于陕西人也是如此，下至三岁小孩，上至七
旬老人，谁不会唱呢？  
  所以，我以为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的的消亡与否，不是一些评论家说了
算的，它有自身发展的轨迹。而我们的许多评论家是盲视的，只是看到了自己
想看到的，比如忧心于话剧，而没有看到，众多的地方戏曲，正深深地根植于
民间，蓬勃地发展着。  
 
